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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昆曲观众的历史变迁与现状

赵山林

(华东师范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062)

[摘 要]昆 曲 观 众 的 历 史 变 迁 与 现 状 如 何,与 昆 曲 作 为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的 保 护 大

有 关 系,本 文 就 其 中 几 个 问 题 进 行 初 步 思 考。昆 曲 今 天 无 疑 是“小 众 艺 术”,但 在 历 史

上 并 非 始 终 如 此,至 少 在 晚 明 至 清 初,昆 曲 兼 有“大 众 艺 术”和“小 众 艺 术”双 重 身 份。

它 当 时 之 所 以 是“大 众 艺 术”,是 因 为 有 很 多 职 业 戏 班,有 很 多 广 场 演 出,有 广 大 的 观 众

群,还 有 很 多 唱 曲 活 动。昆 曲 从 清 中 叶 以 后 逐 步 变 成“小 众 艺 术”,与 家 班 演 出 的 封 闭

性 有 关,与 清 曲、剧 曲“至 严 不 相 犯”有 关,与 花 雅 之 争 的 形 势 也 有 关。昆 曲 列 入 世 界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以 来,经 过 多 方 面 努 力,观 众 数 量 有 所 增 加,而 且 呈 现 年 轻 化、知 识 化 的

趋 势,这 是 可 喜 的 现 象,应 当 因 势 利 导,加 大 宣 传 推 广 力 度,合 理 运 用 价 格 杠 杆,确 保

“小 众”,有 条 件 时 争 取 部 分“大 众”,使 昆 曲 在 活 态 传 承 中 保 持 原 汁 原 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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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曲观众与市场运作的历史如何,现状如何,与昆曲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大有关系,本文就其中

几个问题进行初步思考,向各位专家学者请教。

一、昆曲在晚明至清初并非“小众艺术”

昆曲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必然牵涉昆曲的定位问题。有学者说,昆曲始终都是“小众艺术”,但
我们认为情况并非如此简单。昆曲今天无疑是“小众艺术”,但在历史上并非始终如此,至少在晚明至清初,

昆曲可以说是兼有“大众艺术”和“小众艺术”双重身份。说昆曲当时是“大众艺术”,是因为有 很 多 职 业 戏

班,有很多广场演出,有广大的观众群,还有很多唱曲活动。

嘉靖、隆庆间,魏良辅等将昆山腔改革成“水磨调”,隆庆、万历之际,梁辰鱼创作了以改革后的昆山腔演

唱的《浣纱记》传奇,“梨园子弟喜歌之”(雷琳等《渔矶漫钞·昆曲》),从此艺伶们逐渐走出苏州,向江浙一带

扩展。其情形正如潘之恒指出的:“魏良辅其曲之正宗乎,张五云其大家乎,张小泉、朱美、黄问琴,其羽翼而

接武者乎。长洲、昆山、太仓,中原音也,名曰昆腔,以长洲、太仓皆昆所分而旁出者也。无锡媚而繁,吴江柔

而淆,上海劲而疏,三方者犹或鄙之。而毘陵以北达于江,嘉禾以南滨于浙,皆逾淮之桔、入谷之莺矣,远而

夷之,勿论也。……吾曾 观 妓 乐 矣,靖 江 之 陈 二,生 也;湖 口 之 蒋,善 击 鼓,外 也;而 沈,旦 也。皆 女 班 之 师

也。”[1]47-48可见昆山腔戏班已经走向大江南北。

我们先看苏州的昆山腔职业戏班的情况。

苏州是昆山腔的故乡,职业戏班数目可观,以演戏为生的人很多。有的演员从小进戏班学戏,有的则是

从家班转移过来的。如万历年间苏州著名的旦角演员张三,据潘之恒《鸾啸小品》卷三《醉张三》说,本来是

申时行家班的演员,河南刘天宇贬官广东,将张三带去,刘遇赦北归,又将张三带回苏州。因为苏州人的挽

留,张三便留在苏州,加入吴大眼为领班的吴徽州班。他演技很高,扮演《西厢记》中的红娘、《明珠记》中的

刘无双、《义侠记》中的潘金莲,均极出色。冯梦祯看过张三的演出,十分欣赏。其《快雪堂日记》万历三十三

年(1603)九月二十五日记:“吴徽州班演《义侠记》。旦张三者,新自粤中回,绝伎也。”同月二十七日记:“吴
伎以吴徽州班为上,班中又以旦张三为上。今日易他班,便觉损色。”

因为苏州的职业戏 班 众 多,高 水 平 的 也 不 少,观 众 便 有 了 挑 选 的 余 地。据 吴 江 陆 文 衡《啬 庵 随 笔》卷
四载:



我苏民力竭矣,而俗靡如故。每 至 四 五 月 间,高 搭 台 厂,迎 神 演 剧,必 妙 选 梨 园,聚 观 者 通 国 若

狂。妇女亦靓妆袨服,相携而集,前挤后拥,台倾伤折手足。

苏州素无蓄积而习于侈靡……万历年间优人演 戏 一 出,止 一 两 零 八 分,渐 加 至 三 四 两、五 六 两。

今选上班价至十二两,若插入女优几人,则有缠头之费,供给必罗水陆……
“妙选梨园”,就是挑选戏班。这样的广场演出,通常气氛热烈,能够引起观众的共鸣。如焦循《剧说》卷

六引顾彩《髯樵传》云:

明季吴县洞庭山乡有樵子者,貌 髯 而 伟,姓 名 不 著,绝 有 力,目 不 知 书,然 好 听 人 谈 古 今 事。 常

激于义,出言辩是非,儒者无以难。尝荷薪至演剧所观《精忠传》,所谓秦桧者出,髯怒,飞跃 上 台,摔

秦桧殴,流血几毙。众惊救,髯曰:“若为 丞 相,奸 似 此,不 殴 何 待 !”众 曰:“此 戏 也,非 真 桧。”髯 曰:
“吾亦知戏,故殴;若真桧,膏吾斧矣 !”

苏州剧作家也多,他们创作的剧本经常成为职业戏班演出剧目的首选。如以李玉为首的苏州派剧作家,

早在崇祯年间就崭露头角,李玉的“一、人、永、占”(《一捧雪》、《人兽关》、《永团圆》、《占花魁》),“盛行吴中,

无良贱皆歌之”。

职业戏班要能生存,班中演员所会剧目就应当尽可能多。沈璟《博笑记》中《诸荡子计赚金钱》一出,写
老孛相、小火囤问一个小旦:

(净、小丑)请问足下记得多少戏文 ?
[北仙吕寄生草](小旦)我记得杀狗和白兔。……荆钗拜月亭。……伯喈、苏武和金印。……双

忠八义分邪正。……寻爹寻母皆独行。……精忠岳氏孝休征。……还记得彩楼跃鲤和孙膑。

这位小旦说他会演的剧目至少有十六本:《杀狗记》、《白兔记》、《荆钗记》、《拜月亭》(以上合称“荆、刘、拜、

杀”,称南戏四大传奇)、《琵琶记》、《牧羊记》、《金印记》、《双忠记》、《八义记》、《周羽教子寻亲记》、《黄孝子

寻亲记》、《精忠记》、《卧冰记》(王祥卧冰,祥字休征)、《彩楼记》、《跃鲤记》、《马陵道》。以上还只是些江湖

旧本。至于新戏,小旦说:“新戏文好曲虽多,都容易串,我只在戏房里看一出,就上一出,数不得许多。”沈璟

这出戏写的是苏州故事,可以反映当时苏州昆班的情况。

与苏州毗邻的上海也有很多昆班,明末清初上海昆班的情况,从上海戏曲家朱英(号简社主人)所著《倒
鸳鸯》传奇可以窥见一二。此剧写上海“城中二十五班”,各班都有自己的拿手戏,以其作为班名,于是擅演

《香囊记》、《琵琶记》、《麒麟记》、《连环记》、《浣纱记》、《金花记》、《绣襦记》的戏班便分别称作香囊班、琵琶

班、麒麟班、连环班、浣纱班、金花班、绣襦班。当时上海只是区区一个县城,竟有这么多昆班,可以说是十分

热闹了。

再看昆曲流传到南京的情况。南京是明代南都,政治地位特殊,众多官僚富商常年汇集于此,又有大批

文人学士定期来参加贡院科考,再加上南京本来就是歌舞繁华之地,秦淮河畔房屋鳞次栉比,歌妓如云,这
些都使昆曲演唱在南京很快达到了繁盛。

万历年间,南京的昆山腔职业戏班已经很多,不仅有南京本地的,还有其他地方来的,他们之间有交流,

而评论家们也经常把他们放到一起来评论。如潘之恒《鸾啸小品》卷二《致节》就同时评论了南京兴化小班

名伶周旦、朱林、高瞻,长兴某班大净丁雁塘,虎丘某班大净吴一溪,松江某班大净陈世欢,说周旦、朱林、高
瞻“其人多俊雅,一洗梨园习气”,“吴、丁以技终老,不衰不退。陈早卒于燕,为赏音所惜”。

明末南京的职业昆班,据侯方域《马伶传》说,“梨园以技鸣者无虑数十辈,而其最著者二:曰兴化部,曰
华林部”。有一次,从徽州来的富商在金陵邀请两班唱对台戏,同时演出《鸣凤记》,请了许多客人来看戏,品
评高低。兴化部净角马伶扮严嵩,演艺不及华林部的李伶,观众都跑到华林部那边去了。马伶自惭技不如

人,乃悄然而退,竟奔往北京某相国家,“求为其门卒三年”,朝夕观察,用心揣摩。然后重返南京,再与华林

部比赛,一举而大获全胜,使李伶甘拜下风。

南京的演出经常在秦淮河。明代余怀《板桥杂记》中卷载,崇 祯 十 二 年(1639)七 夕,桐 城 人 孙 临(字 克

咸,改字武公)曾在方以智侨居的水阁为名妓王月(字微波)组织了一次盛大的演出:

四方贤豪,车骑盈闾巷。梨园子弟,三班骈演。阁 外 环 列 舟 航 如 堵 墙。品 藻 花 案,设 立 层 台,以

坐状元。二十余人中,考微波第一,登台奏乐,进金屈卮。南曲诸姬皆色沮,渐逸去。天明始罢酒。
《板桥杂记》下卷载:

嘉兴姚北若,用十二楼船于秦淮,招 集 四 方 应 试 知 名 之 士 百 余 人,每 船 邀 名 妓 四 人 侑 酒。 梨 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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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灯火笙歌,为一时之盛事。

或演出于水阁,“三班骈演”;或演出于楼船,“梨园一部”,场面都是极其热闹的。

杭州、绍兴的昆班也不少,昆伶人数甚多。艺人们常常被召去参加迎神赛会或文士结社聚会等活动。张

岱《陶庵梦忆》记严助庙上元日设供演戏,“梨园必请越中上三班”,即是一例。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记》也说:
“里中举戏,观者如狂。”又说:“城中举社剧,供东岳大帝,观者如狂,予举家亦去。”

明代不少地区有一些自发的大型的带节令性的戏曲演出活动,如杭州的西湖“演春”(见 田 汝 成《熙 朝 乐

事》),南京的夏日秦淮曲宴(见潘之恒《鸾啸小 品》),等等,其中最负盛名的当属苏州的虎丘中秋唱曲大会。

对于这一盛会,袁宏道(1568-1610)《虎丘》一文作了如下描绘:

每至是日,倾城阖户,连臂而至。衣 冠 士 女,下 迨 蔀 屋,莫 不 靓 妆 丽 服,重 茵 累 席,置 酒 交 衢 间。

从千人石上至山门,栉比如鳞,檀板丘积,樽 罍 云 泻。 远 而 望 之,如 雁 落 平 沙,霞 铺 江 上,雷 辊 电 霍,

无得而状。布席之初,唱者千百,声若聚蚊,不可辨识。分曹部署,竞以歌喉相斗,雅 俗 既 陈,妍 媸 自

别。未几而摇头顿足者,得数十人而已。已而明月浮空,石光如练,一切瓦釜,寂 然 停 声,属 而 和 者,

才三四辈。一箫一寸管,一人缓板而歌,竹肉相发,清声亮彻,听者魂销。比至夜 深,月 影 横 斜,荇 藻

凌乱,则箫板亦不复用。一夫登场,四座屏息,音 若 细 发,响 彻 云 际,每 度 一 字,几 尽 一 刻,飞 鸟 为 之

徘徊,壮士听而下泪矣。

此文写虎丘中秋唱曲大会的场面,十分真切生动。歌唱的声音此起彼伏,响遏行云,听众摩肩接踵,反响

热烈,都觉得这是一种难得的艺术享受。

另外,卜世臣亦作有【上马踢】《中秋夜集虎丘四望阁》套曲,其中【蛮江令】一曲写道:

足拥行多碍,声喧语不解。狡童和艳女,浪谑 饶 情 态。两 两 携 手,拂 尘 坐 青 苔。耳 畔 红 牙 伎,对

垒通宵赛。

用散曲的形式,描绘虎丘中秋曲会的场景,饶有风情,别具韵味。相传卜世臣的新剧《冬青记》就曾在虎

丘演出过,“观者万人,多泣下者”[2]241。作者对此也许保留着十分美好的回忆吧。

记录虎丘中秋曲会的还有张岱《陶庵梦忆》卷五的《虎丘中秋夜》等。从有关虎丘中秋曲会的诗歌和散文

的记录看来,这一自发的戏剧演出活动持续了一个多世纪。一种群众性艺术活动如此长盛不衰,不能不说

是中国艺术史上的一个奇迹。

其实,虎丘的唱曲活动不仅中秋举行,平时也经常举行。如袁宏道《江南子》所描述的:

蜘蛛生来解织罗,吴儿十五能娇歌。旧曲嘹厉商声紧,新腔啴缓务头多。

一拍一箫一寸管,虎丘夜夜石苔暖。家家宴喜串歌儿,红女停梭田畯懒。

万历中期之后,昆山腔戏班在北方已经很有影响。王骥德说:“迩年以来,燕、赵之歌童、舞女,咸弃其捍

拨,尽效南声,而北词几废”[3]56。这里所说的“南声”,主要指的正是昆山腔。

袁中道《游居杮录》有多条看戏记录,他和友人所看的《八义记》、《珊瑚记》、《义侠记》、《昙花记》无疑都

是昆山腔职业戏班的演出。《游居杮录》屡次提及“名剧”、“名戏”,指的是著名戏班,可见当时北京的昆山腔

戏班为数不少。

至明末天启、崇祯年间,昆山腔戏班在北京的演出活动仍然十分频繁。反映明末生活的小说《梼杌闲评》

第七回说,当时北京有个椿树胡同,住满了昆山腔戏班及其他戏班艺人,侯一娘带着儿子进忠(即后来的魏

忠贤)到这里来找自己的相好昆班小旦魏云卿:

往北转西边有两条小胡同,唤做新帘子。绕 往 旧 帘 子 胡 同,都 是 子 弟 们 寓 所。…… 一 娘 站 在 巷

口,进忠走进巷来,见沿门都有红纸帖子贴着,上写某班某班。进忠出来问一娘,是 甚 班 名,一 娘 道:
“是小苏班。”进忠复问人。那人道:“你看门上帖 子 便 知,你 不 识 字 么 ?”进 忠 却 不 甚 识 字,复 来 对 娘

说了。一娘只得进巷来,沿门看去,并无。只 到 尽 头,有 一 家 写 着 是 王 衙 苏 州 小 班,一 娘 道:“是 了,

或者是他借王府的名色 也 未 可 知。”自 己 站 在 对 墙,叫 进 忠 去 问。…… 将 一 条 巷 子 都 走 遍 了,也 没

得。那人道:“五十班苏浙腔都没有,想是去了。前门上还有几班,你再去寻寻看。”
……

一娘奉过一巡酒,取提琴唱了一套北曲,又取 过 色 子,请 那 小 官 行 令。斟 上 酒,一 娘 又 唱 了 套 南

曲,二人啧啧称羡。那人道:“从来南曲没有唱得这等妙的,正是词出佳 人 口。记 得 小 时 在 家 里 有 班

昆腔戏子,那唱旦的小官唱得绝 妙,至 今 有 十 四 五 年 了,方 见 这 位 娘 子 可 以 相 似。如 今 京 师 虽 有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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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班,总似狗哼一般。”

一说“五十班苏浙腔”,一说“前门上还有几班”,一说“如今京师虽有数十班”,几个数字相互印证,可见当时

在北京的职业昆班有数十班之多,是没有问题的。至于说这些昆班唱曲“总似狗哼一般”,这是为了反衬魏

云卿、侯一娘唱得好,未必符合实际。《梼杌闲评》虽是小说,但描写明末社会生活,有很多记实的成分。戴

不凡先生评此书云:“全书描写魏忠贤客 氏 从 发 迹 到 败 事 经 过。文 笔 平 平,但 记 明 季 事 实,似 均 有 所 根 据。

有关戏曲资料各节,更非清人所能凭空杜撰。”[4]168所评甚确。

昆山腔戏班北上的同时亦南下,足迹远至湖南、广东一带,限于篇幅,这里不再详述。

总之,晚明已经是昆曲的时代,正是在这一时期,职业戏班有了很大发展,职业演员的数量也有显著增

长。万历年间,意大利传教 士 利 玛 窦 来 到 中 国,亲 眼 看 到 了 当 时 中 国 戏 班 众 多、戏 曲 繁 荣 的 状 况。利 玛 窦

说:“我相信这个民族是太爱好戏曲表演了。至少他们在这方面肯定超过我们。这个国家有极大数目的年

轻人从事这种活动。有些人组成旅行戏班,他们的旅程遍及全国各地,另有一些戏班则经常住在大城市,忙
于公众或私家的演出。毫无疑问这是这个帝国的一大祸害,为患之烈甚至难于找到任何另一种活动比它更

加是罪恶的渊薮了。有时候戏班班主买来小孩子,强迫他们几乎是从幼就参加合唱、跳舞以及参与表演和

学戏。几乎他们所有的戏曲都起源于古老的历史或小说,直到现在也很少有新戏创作出来。凡盛大宴会都

要雇用这些戏班,听到召唤他们就准备好上演普通剧目中的任何一出。通常是向宴会主人呈上一本戏目,

他挑他喜欢的一出或几出。客人们一边吃喝一边看戏,并且十分惬意,以致宴会有时要长达十个小时,戏一

出接一出也可连续演下去直到宴会结束。戏文一般都是唱的,很少是用日常声调来念的。”[5]24利玛窦这里说

到两种戏班,一种是“旅行戏班”,即流动戏班;一种是“经常住在大城市,忙于公众或私家的演出”的 戏 班。

这两种戏班,应该都是职业戏班,而且相当大一部分应该是演出昆曲的戏班。

入清之后,昆曲仍然相当繁荣,职业昆班在很多地方都有,其中尤以苏州、北京、南京、扬州等地为盛。

苏州职业昆班的数量居全国之首。史承谦《菊庄新话》引王载扬《书陈优事》云:“时郡城(指苏州)之优

部以千计,最著者惟寒香、凝碧、妙观、雅存诸部。衣冠宴集,非此诸部勿观也。”[6]199此外著名戏班还有“金府

班”、“申府中班”、“全苏班”、“缪府班”等。如“金府班演《虎簿记》,宋生为生将军,陈外为张定边,真有生龙

活虎之意,亦可谓观止矣”;“申氏中班演《葛衣》、《七国》,金君佐方在壮盛时,真使人洞心骇目”;“是年大人

七十,于正月中旬豫庆,召申府中班到家,张乐数日。第一本演《万里圆》,时人黄孝子事,见者快心悦目”[7]。

曹去晶于雍正八年(1730)写的《姑妄言》第六回:“你道这好儿子不送去念书,反倒送去学戏,是何缘故 ?

但他这昆山地方,十户之中有四五家学戏。以此为永业,……。就是不学戏的人家,无论男女大小,没有一

个不会哼几句,即如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变国俗是一个道理。故此天下皆称为昆腔。因昆山是苏州所辖,

又称为苏腔。但这些唱戏的人家他并无恒产,一生衣饭皆从此出,只可糊得眼前,安能积得私蓄。所以儿子

不得不接习此艺,只三五年间便可出来唱戏糊口。”

随着职业戏班的兴盛,梨园行也有了自己的行会组织,在苏州叫“梨园总局”,入此行会的全是昆班。梨

园总局设在苏州城内镇抚司前的老郎庙,具体创建时间不详。乾隆四十八年(1783)重修老郎庙,捐助银钱

的苏州戏班碑上勒铭的有

集秀班 聚秀班 结芳班 集锦班 永秀班 萃芝班 品秀班 坤秀班 九如班 庆华班

迎秀班 聚芳班 保和班 汇秀班 宝秀班 宝庆班 宝华班 锦秀班 集芳班 萃芳班

发秀班 祥秀班 升亨班 同庆班 升林班 升平班 庆裕班 升秀班 升庆班 升云班

秀华班 一元班 朱凤班 龙秀班 仙籁班 玉林班 集华班 永秀班 瞻云班[8]

从上引班名看出,班名常用喜庆字面,以取吉祥之意,又往往用一“秀”字,以自标品格。隶属以上各班

的重要演员列于碑记的也有二百多名,演员搭班的流动性也很大。

当时苏州最著名的职业戏班是“集秀班”。据龚自珍《书金伶》,乾隆四十九年(1784),为了迎接乾隆帝

第六次南巡,并贺其六十大寿,苏州织造和扬州盐运使接受江班名伶金德辉(苏州人)提议,从“苏、杭、扬三

郡数百部”中精选优秀演员和乐师组成。今天能够查到的曾加入集秀班的演员,先后有金德辉、李文益、王
育增、王三林、张慧兰等人。其中唱小旦的金德辉名声最大,擅演《牡丹亭》中的杜丽娘、《疗妒羹》中的冯小

青,所演《牡丹亭》中《寻梦》、《疗妒羹》中《题曲》,李斗誉为“如春蚕欲死”[9]122;尤其是《寻梦》,人称“金派唱

口”,风靡一时,后来演者大多宗之。

昆曲演出不仅盛行于城市,在农村也时常可见。常熟王应奎(1683—?)《柳南文钞》卷四《戏场记》曾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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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描述清初江南乡村演戏的盛景:在田野中“架木为台,幔以布,环以栏,颜以丹縠,俾优人歌舞其上”,“观者

方数十里,男女杂沓而至”,其中男子“有黎而老者,童而孺者,有扶杖者,有牵衣裾者,有衣冠甚伟者,有竖褐

不完者,有躇步者,有蹀足者,有于众中挡 挨枕以示雄者,约而计之,殆不下数千人焉”。女子则“有时世妆

者,有小儿呱呱在抱者,有老而面皱如鸡皮者”,“约而计之,其多如男子之数而减其六七焉”。还有小贩,“有
举酒旗者,有列茗碗者”,还有咸甜吃食,如“曲 将 军 炙”、“宋 五 嫂 羹”等 等,色 色 俱 全,应 有 尽 有。各 类 小 贩

“约而计之,其数如女子而又减其半焉”。这几千人的庞大队伍,“无不凌晨而争赴,日中而駢阗”,展现出一

幅独具风采的乡村观剧图。其中所提及的观众数字,当然只是大略言之,但也可以帮助我们观察乡村剧场

的观众构成。由本篇所言,男观众、女观众与各类小贩之比大约为5∶2∶1。这在古代有关演剧的材料中,是
一份难得的农村剧场记录。

清代前期,北京昆剧仍很流行。震钧《天咫偶闻》云:“国初最尚昆腔戏,至嘉庆中犹然。”[10]174“国初最尚

昆腔戏”,从康熙年间北京职业昆班的繁盛可以看出。孔尚任说:“燕市诸伶,惟聚和、三也、可娱三家老手,

鼎足时名。”[11]胡忌、刘致中先生认为聚和班可能就是内聚班[12]350,而内聚班当时是被称为京师第一的:

康熙丁卯、戊辰间,京 师 梨 园 子 弟 以 内 聚 班 为 第 一。 时 钱 塘 洪 太 学 昉 思 昇 著 《长 生 殿》传 奇 初

成,授内聚班演之。圣祖览之称善,赐优人白金二十两,且向诸亲王称 之。于 是 诸 亲 王 及 阁 部 大 臣,

凡有宴会必演此剧。而缠头之赏,其数悉如御赐,先后所获殆不赀。内聚 班 优 人 因 告 于 洪 曰:“赖 君

新制,吾辈获赏赐多矣……”[13]

可见内聚班本来名声就很响,演出《长生殿》之后影响就更大了。至于三也、可娱两班,它们的具体情况今天

已无从得知。

雍正、乾隆以后,北京职业昆班的名目仍时有所见。根据成书于乾隆六十年(1795)之《消寒新咏》所记

载的“雅部”,可知当时北京的职业昆班有庆宁部、庆升部、庆云部、万和部、金玉部、庆和部、乐善部、松寿部、

金升部、翠秀部等。其中金玉部直到道光七年(1827)的《重修喜神殿碑序》中仍有记录,其存在的时间可能

最长。

乾隆时期南京的昆班活动,吴敬梓《儒林外史》作了形象的反映。《儒林外史》第三十回“爱少俊访友神

乐观,逞风流高会莫愁湖”,写杜慎卿问艺人鲍廷玺,南京水西门、淮清桥一带的戏班有多少,鲍廷玺回答说

有“一百三十多班”。杜慎卿忽发奇想,五月初三在莫愁湖湖亭组织了一次唱曲大会,评品高低。那天来了

“六七十个唱旦的戏子”,所演剧目有《南西厢·请宴》、《红梨记·窥醉》、《水浒记·借茶》、《铁冠图·刺虎》、
《孽海记·思凡》等,都是昆剧舞台上流行的戏码,引来成千上万的人观看,夜以继日,一直看到第二天天亮。

比赛的结果,芳林班小旦郑魁官得了第一名,灵和班小旦葛来官得了第二名,杜慎卿的内弟、串客王留歌得

了第三名,在水西门口张榜公布。这虽然是小说的描写,但与实际情况是相当吻合的。

康熙至乾隆年间,扬州的昆剧也很繁荣,这和盐商大有关系。李斗《扬州画舫录》说:“两淮盐务例蓄花、

雅两部以备大戏:雅部即昆山腔;花部为京腔、秦腔、弋阳腔、梆子腔、罗罗腔、二簧调,统谓之乱弹。”[9]103雅部

(昆腔)戏班最初是商人徐尚志征苏州名优办起来的老徐班;而商人董元德、张大安、汪启源、程谦德都各有

班。洪充实办的班叫大洪 班,江 鹤 亭 办 的 昆 班 叫 德 音 班。除 此 之 外,扬 州 还 有 不 属 于 盐 商 的 昆 班,如 双 清

班,为吴门人顾阿夷所办,征女子为昆腔,“女十有八人,场面五人,掌班教师二人,男正旦一人,衣、杂、把、

金锣四人”。班中演员,如喜官所演之《寻梦》,金官所演之《相约》、《相骂》,康官所演之《痴诉》、《点香》,申
官、酉保姊妹所演之《双思凡》,四官所演之《闹庄》、《救青》,教师之子许顺龙与玉官所演之《南浦嘱别》,都十

分精彩,极受观众欢迎。[9]194-195

二、昆曲怎样变成“小众艺术”

昆曲既然入清之后仍相当繁荣,那么怎么变成“小众艺术”了呢 ? 这一转变虽然发生在清代,但其源头

还要追溯到明代,源头之一就是明代的家班。

明代的家班在昆曲艺术的传播方面功不可没,但昆曲变成“小众艺术”,和家班也不无关系。

从明代家班来看,其功能主要表现在三方面,即自娱、交际和艺术实践。如果过分偏重自娱自乐,把观众

圈子缩得很小,就有可能把昆曲变成“小众艺术”。这里举两个例子。

一个例子是钱岱家班。钱岱(1541—1622),字汝瞻,常熟(今属江苏)人。隆庆五年(1571)进士,曾任

侍御史。四十四岁即告归,在常熟西城建园家居。钱氏家班全为女乐,共有十三人。平日演习的戏曲有《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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鲤记》、《琵琶记》、《钗钏记》、《西厢记》、《双珠记》、《牡丹亭》、《浣纱记》、《荆钗记》、《玉簪记》、《红梨记》等十

本,都用昆腔演唱。钱岱本人也熟悉戏曲,在边饮酒边听戏时,也能察觉家伎唱曲的差错。他的家乐就是只

为本人及家属服务的,“但用之家宴”,每月演戏“不过一二次”,平时清曲演唱则“无日不洋洋盈耳”。家宴演

出,“童仆非承应不得混入,戏房只用女伴当”,掌管服装道具,也用女性。宴请外宾则召民间戏班演出。家

宴演出,虽是至亲好友,也无缘观赏。这种规矩,只有过两次破例:一次是为了宴请“一显达”,另一次是钱岱

八十岁生日宴会。可见钱岱家乐属于自娱型的。家乐仅仅履行这种功能,观众面搞得相当狭窄,其艺术影

响也就比较小。其他士大夫家班虽也用于自娱,但像钱岱家乐这样采取严格封闭型的,却不多见[14]。

另外一个类似的例子是沈自友家班。沈自友字君张,是沈璟的侄子。据沈自友的姐夫叶绍袁所写《叶天

寥年谱·别记》:“沈君张家有妇乐七八人,俱十四五女子,演杂剧及玉茗堂诸本,声容双美。观者其二三兄

弟外,惟余与周安期两人耳。安期,儿女姻也。然必曲房深室,仆辈俱扃外厢,寂若无人,红妆方出。”可见沈

自友家班演出,观众除沈氏兄弟之外,就只有姐夫叶绍袁、儿女亲家周安期等寥寥数人。大名鼎鼎的复社领

袖张溥(字天如)闻名而来,亟求一见,沈自友也借故推辞,宁愿“治筵以招之,而别招伶人以侑之”,弄得“天
如面发赪”,只好“入座剧饮,尽欢而散”[15]。由此看来,沈自友家班可以说比钱岱家班管理得更严了。

昆曲变成“小众艺术”,源头之二是文人清曲家。陆萼庭先生说:“清曲家在昆腔初创时期完全是以民间

艺人的面貌出现的”[16]70,“大抵隆庆、万历以后,随着‘清曲’地位的提高,清曲家的队伍复杂了。其上层分

子,多借‘唱曲’来妆点身份,标榜风雅,这类人大都逢场作戏,不求甚解;中间一档,可以小地主、富商和自由

职业者如医生等为代表,这类人有财力,有时间,钻研劲头大,成就最高;至于原来的民间清曲家,往往为了

谋生,寻找一家人家当‘曲子师’,就是所谓‘清客’了”[16]74。陆萼庭先生把隆庆、万历以后的清曲家分为三个

层次,为了行文方便,这里把前两个层次的清曲家统称为“文人清曲家”。

文人清曲家对昆曲演唱艺术的传承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但另一方面的事实正如龚自珍所说的,“大凡江

左歌者有二:一曰清曲,一曰剧曲。清曲为雅燕,剧为狎游,至严不相犯”[17]。如果对“清曲”、“剧曲”的界限

区分过严,那么对昆曲争取更多的观众也是不利的。

以上两方面因素和其他因素结合起来,就使得昆曲在花雅之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

这种情况发生在当时的北京。小铁笛道人作于嘉庆八年(1803)的《日下看花记》卷四“三官”条云:

三官,姓陈,年二十八岁,苏州人。旧在双庆部。美秀而文,有 林 下 风。长 生 未 殁 时,偕 演《香 联

串》。间演雅部剧,歌音清脆,响遏行云,绝少声誉。

后附绝句二首,其二云:

有美真饶林下风,幽姿故令隐芳丛。管清弦脆凭谁听,说到昆腔耳尽聋。[18]98

文与诗参看,意思很明确:陈三官演花部戏很受欢迎,演唱昆曲,虽然水平很高,但是找不到知音。

这种情况也发生在昆曲的故乡苏州。

嘉庆17年(1812)刊行的个中生撰《吴门画舫续录》“纪事”说昔日“未开宴时,先唱昆曲一二出,合以丝

竹鼓板,五音和协。豪迈者令人吐气扬眉,凄婉者亦足魂销魄荡。其始也好整以暇,其继也中曲徘徊,其终

也江上峰青,江心月白,固已尽乎技矣。知音者,或于酒阑时倾慕再三,必请反而后和。客有善歌者,或亦善

继其声,不失其为雅会”。“今则略唱昆曲,随继以马头调、倒扳 桨 诸 小 曲,且 以 此 为 格 外 殷 勤,醉 客 断 不 能

少,听者亦每乐而忘返。虽繁弦急管,靡靡动人,而风斯下矣。”[19]

昆曲受到乱弹、滩簧、小调的冲击,有多种记录可以证明。

钱泳(1759—1844)《履园丛话》“演戏”条云:“梨园演戏,高宗南巡时为最盛,而两淮盐务中尤为绝出。

例蓄花雅两部,以备演唱,雅部即昆腔,花部为京腔、秦腔、弋阳腔、梆子腔、罗罗腔、二簧调,统谓之乱弹班。

余七八岁时,苏州有集秀、合秀、撷芳诸班,为昆腔中第一部,今绝响久矣。演戏如作时文,无一定格局,只须

酷肖古圣贤人口气,……形容得像,写得出,便为绝构,便是名班。近则不然,视《金钗》、《琵琶》诸本为老戏,

以乱弹、滩王、小调为新腔,多搭小旦,杂以插科,多置行头,再添面 具,方 称 新 奇,而 观 者 益 众;如 老 戏 一 上

场,人人星散矣,岂风气使然耶 ?”[20]

在受到各方面冲击的情况下,昆曲艺人作出了各种努力,以求生存。道光初年,北京组成了昆班集芳班。

杨懋建《长安看花记》:

道光初年,京师有集芳班,仿乾隆间吴中集秀班 之 例,非 昆 曲 高 手 不 得 与,一 时 都 人 士 争 先 听 睹

为快。而曲高和寡,不半载竟散,其 中 固 大 半 四 喜 部 中 人 也。近 年 来 部 中 人 又 多 转 徙 他 部,以 故 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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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不竞。然所存多白发父老,不屑为新声 以 悦 人。 笙、笛、三 弦,拍 板 声 中,按 度 刌 节,韵 三 字 七,新

生故死,吐纳之间,犹是先辈法 度。 若 二 簧、梆 子,靡 靡 之 音,《燕 兰 小 谱》所 云 “台 下 好 声 鸦 乱”,四

喜部无此也。每茶楼度曲,楼上下列坐者寥寥如晨星可数。而西园雅 集,酒 座 征 歌,听 者 侧 耳 会 心,

点头微笑,以视春台、三庆登场,四座笑语喧阗,其情况大不相侔。部中人每言:我 侪 升 歌,座 上 固 无

长须奴、大腹贾,偶有来入座者,啜茶一瓯未竟,闻笙、笛、三弦、拍板声,辄逡巡引去。虽未敢 高 拟 阳

春白雪,然即欲自贬如巴人下里,固不可得矣。[18]310-311

《梦华琐簿》亦有类似记载:

吴中旧有集秀班,其中皆梨园父老。切究南北 曲,字 字 精 审。识 者 叹 其 声 容 之 妙,以 为 魏 良 辅、

梁伯龙之传未坠,不屑与后生子弟争朝华夕秀。而过集秀之门者,但觉 夭 桃 郁 李,斗 妍 竞 艳,兼 葭 倚

玉,惟惭 形 秽 矣。道 光 初,京 师 有 仿 此 例 者,合 诸 名 辈 为 一 部,曰 集 芳 班。皆 一 时 教 师 故 老,大 半 四

喜部中旧人,约非南北曲不得登场般 演,庶 几 力 返 雅 声,复 追 正 始。 先 期 遍 张 帖 子,告 都 人 士,都 人

士亦莫不延颈翘首,争先听睹为快。登场之日,座上客常以千计。听者 凝 神 摄 虑,虽 池 中 育 育 群 鱼,

寂然无敢哗者,盖有订约四五日,不得与坐者矣。于时名誉声价,无过 集 芳 班。不 半 载,集 芳 班 子 弟

散尽。张乐于洞庭,鸟高翔,鱼深藏。又曰西子骇麋,岂诳言哉 ![18]373

道光初年已经是徽班引领剧坛潮流的时代,集芳班仍然为力挽昆腔颓势作出了努力,并在一定范围之内取

得了某些效果。但昆腔的颓势终究是难以挽回的。

除了专唱昆曲的集芳班,其他戏班也常以昆曲、乱弹交错演出,然而昆曲的观众是越来越少,其情形有如

《清稗类钞》所记录者:

道光朝,京都剧场犹以昆剧、乱弹 相 互 奏 演,然 唱 昆 曲 时,观 者 辄 出 外 小 遗,故 当 时 有 以 车 前 子

讥昆剧者。[21]

相比之下,昆曲是被大多数观众冷落了。

三、昆曲观众和市场的现状及对策

昆曲的现状如何呢,可以说是喜忧参半。

2001年5月18日,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现在国

家每年下拨专款用于昆曲艺术的保护和发展。全国昆曲“六团一所”即江苏省昆剧院、苏州昆剧院、上海昆

剧团、浙江昆剧团、北方昆曲剧院、湖南省昆剧团、浙江永嘉昆曲传习所,日子比过去好过,而且也作出了各

自的努力。

苏州昆剧院的青春版《牡丹亭》自2004年4月首演至2011年12月已经在全国二三十个城市包括港澳

台三地,以及美国、英国、希腊、新加坡等多个国家演出了200余场,观众总人数40余万,其中70%以上为青

年观众,高学历者占了相当大的比重。

昆曲观众这种年轻化、知识化的倾向,在上海昆剧团(下文简称上昆)全本《长生殿》的演出中也得到了

证明。该剧于2007年5月29日 至6月15日,在 上 海 兰 心 大 戏 院 上 演。全 剧 分 为《钗 盒 情 定》、《霓 裳 羽

衣》、《马嵬惊变》、《月宫重圆》四本,共连演20场。其观众情况,这里引用《昆曲<长生殿>观众调查分析报

告》[22]373-398中有关材料略加说明。调查报告共分15项,这里仅引用其中的3项。

1.您最初是从何处得知本次演出信息的 ? (单选)

  由图1可以看出,通过“朋友推荐”得知演出信息的,占30.72%,高居榜首。可见,“口传”的影响力较

大。尤其是对昆曲艺术不太了解的观众,朋友推荐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他们的决定。所以,如何提高“口碑”,

通过“口传”进行推广,对昆曲来说是比较重要的。

上昆此次在宣传渠道上有新的突破,从图1可知,通过“上昆网站”和“其他综合或票务网站”获取最初信

息的,分别达到了3.99%和8.51%,这种新的宣传渠道值得继续开发和利用。

2.年龄(图2)
《长生殿》观众的构成中,19-25岁和26-35岁的青年观众分别占了总观众人数的33.7%和32.5%,是

年龄分层中所占比例最大的2个人群;18岁以下的儿童占了2.5%,是所占比例最小的群体。36-45岁的

占6.4%,46-55岁的占8.6%,56岁以上的占16.3%。通过另一个视角,可发现昆剧《长生殿》观众的主要

群体是年龄在19-35岁的青年群体,占66.2%。这对昆曲而言,是非常不错的现象,即观众年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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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最初从何得知演出信息

  
图2 年龄

  3.教育程度

图3 教育程度

表1 对戏曲的喜欢程度

很喜欢 比较喜欢 有点喜欢 不喜欢

人数 13 48 74 6

所占% 9.2 34.0 52.5 4.3

表2 平常阅读中对戏曲方面材料的接触程度

经常接触 偶尔接触 从不接触

人数 16 122 3

所占% 11.4 86.5 2.1

表3 知道各剧种的人数(允许多选)

京剧 昆剧 越剧 黄梅戏 沪剧 豫剧 川剧 粤剧

人数 135 130 117 73 40 35 34 27

所占% 95.7 92.2 83.0 51.8 28.4 24.8 24.1 19.1

从图3来看,64.6%的观众是大专及本科的学历,

25.9%的观众接受了研究生及以上的教育,8.8%的观

众的教育程度是中学(包括职高与中专)。教育程度中

学以下的 受 众 包 含 了18岁 以 下 未 成 年 的 在 校 学 生。

由此可见,《长生殿》的观众大多接受过高等教育,观众

素质较高。

但是,昆曲 的 观 众 毕 竟 是 有 限 的。经 常 性 的 昆 曲

观众,集中在南京、苏州、上海、杭州、北京、长沙、温州

这七个城市,而且观众人数不多,即使在高学历的年轻

人当中,情况也不一定是很乐观的。

笔者曾经向华东师范大学141位大学三年级文科

学生作过调查,调查虽然针对戏曲,但基本上适用于昆

曲,现将部分结果综合如表1至表5。

从调查结果 看,对 戏 曲 表 示 不 同 程 度 喜 欢 的 总 人

数比例 高 达 95.7%,其 中 “有 点 喜 欢”的 人 最 多,占

52.5%,可见青年学生当中戏迷是不多的(表1)。平常

阅读中对戏曲方面的材料偶尔接触的人最多,占86.5%
(表2)。在主要剧种当中,知 道 京 剧 的 人 最 多,占95.
7%;其次就是知道昆剧的人,占92.2%(表3)。欣 赏

戏曲的方式,仍以传统的去剧场看戏为主,选择此项的

人占79.4%(表4)。影 响 看 戏 与 否 的 因 素 中(表5),

票价居第一位,选择此项的人占68.1%,这说明在戏曲

市场运作中,价格仍然是不可忽视的杠杆;其次便是剧

种和剧情,选择 这 两 项 的 人 分 别 占60.3%和55.0%。

值得注意的是“是 否 有 同 伴”这 一 项,占33.3%,比 我

们所想象的比例要高,这也 证 明 青 年 学 生 文 艺 观 赏 活

动的群体性。联系前文所引关于《长生殿》演出调查的

结果,通过“朋 友 推 荐”得 知 演 出 信 息 的,占30.72%,

高居榜首,可 见“口 传”影 响 力 之 大,也 可 以 证 明 观 赏

活动的群体性能够扩大昆剧的观 众 队 伍。在“其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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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如果你准备欣赏戏曲,你会挑选

去剧场
看影碟或

电视

听磁带或

广播
其他

人数 112 23 1 5

所占% 79.4 16.3 0.7 3.6

表5 影响你看戏与否的关键因素(允许多选)

时间 票价 剧种 剧情 演员
演出

场地

是否

有同伴
其他

人数 67 96 85 78 51 51 47 3

所占% 47.5 68.1 60.3 55.0 36.2 36.2 33.3 2.1

栏中,有人提出有没有字幕也是影响看戏与否的因素之一,对于昆曲来说,恐怕尤其如此。

以上调查结果证明,要稳定和扩大观众队伍,首先是抓好剧场演出,剧场演出状况是戏曲生命力的主要

标志。事实上各个昆曲剧团也是这样做的,其中江苏省昆剧院的经验值得注意。

2005年1月,江苏省昆剧院成为中国第一个由事业转为企业的昆剧院。为鼓励昆曲多演出,政府投入

变全额事业拨款为替剧目、演出场次提供支持,《1699·桃花扇》就是如此。
《1699·桃花扇》在2006年全年推出了8个版本,青春版、豪华版、传承版……并与最著名的国际级艺

术节签署演出合同,成功完成了国际市场商业运作,票房收入可观。奥运会期间,该剧第七次进京,在国家

大剧院连续上演3场,场场爆满。

昆曲走市场,多演出,进校园,改革激活了文艺生产力。2008年,江苏省昆剧院的演出场次达528场,而
改革之前,一年才演出五六十场。滚动演出使该剧院创收呈几何级数递增[23]。

江苏省昆剧院的做法,我认为最值得注意的是坚持“周末专场”,递增折子戏舞台滚动频率。正如顾聆

森、王廷信《中国昆剧的战略继承———江苏省昆剧院的遗产传承方略》所指出的:“公演是传世折子戏的生命

源泉。公演赋予了折子戏提升、流行和留传的最佳机会。任何文字资料及录音、录像档案都无法替代售票

公演对于折子戏(特别是稀演剧目)的保护功能。为了扩大演出面。除常年举办‘个人专场’和‘评比展演’

活动外,江苏省昆剧院还开辟了多种途径增加演出,其中最见成效的是创办了‘兰苑周末昆剧专场’。”[24]

兰苑周末昆剧专场有一段时间是免费的。2007至2008年,“盛世宝玉昆曲全球公益专场演出”一共演

出354场,成为昆曲诞生以来,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演出剧目最多的公益推广活动。期间,江苏省昆剧

院安排《牡丹亭》、《朱买臣休妻》、《窦娥冤》等200多出经典折子戏轮番登场,多名国家一级演员主动参与巡

演。连续的公益专场演出,吸引了许多观众,培养了一批昆曲迷,观众的身份呈比较多元的状态,无论白领、

大中小学生还是普通市民都积极加入,其中30岁以下的观众占了近1/3,还有不少是来南京的外国游客。

除了看戏,还在网上交流,气氛很活跃①。

但是,免费观看演出毕竟不能成为常规,昆曲演出市场还是需要正常运作,这就需要有好的演员、好的剧

目和合理的价位。江苏省昆剧院2012年4月份赴台预演,剧目有单雯、施夏明的《牡丹亭·幽媾》,曹志威、

徐思佳的《风云会·送京》,张争耀、罗晨雪的《玉簪记·偷诗》,施夏明、单雯的《红楼梦·读曲》等,票价分为

150元、100元、80元、50元、30元几档②,有利于最大限度地争取不同层次的观众,演出的效果是比较好的。

总之,我们的结论是:昆曲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来,经过多方面努力,观众数量有所增加,而且呈

现年轻化、知识化的趋势。当前的问题是要因势利导,加大宣传推广力度,合理运用价格杠杆,确保“小众”,

有条件时争取部分“大众”。在传播途径方面,多管齐下,而以剧场演出为主;在演出形式方面,全本戏与折

子戏并举,而以折子戏为主;在剧本方面,以传统剧目为主,适当辅以新编剧目。可以进行多种形式的尝试,

但总的目的只有一个:既要实现活态传承,更要保持原汁原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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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系王华宝教授入选江苏省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成员

本刊讯  12月5日省教育厅发文,调整江苏省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成员,我校古典文献学研究

所所长、中文系王华宝教授入选。这次新调整的25位成员中,有19位成员来自图书馆系统,6位成员来

自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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